
女性形象的文學展演── 
試論《三國演義》的陰陽美學概念 

 

暨大中文 李孟倫 

 

一、 前言 

 

如單就史實，貂蟬這位神秘女性的存在與否值得商榷，但我們要關注的是真

實存在於《三國演義》中的貂蟬，透過這位女性角色，我們將可感受作者對於「三

國」世界的架構。《三國演義》的主題表達，除了由眾多男性角色演出外，僅存

的幾位少數女性，她們存在於這部小說的意義究竟為何？而貂蟬可說是最為突

出。此次研究採用榮格的精神分析法，希望藉由西方理論再現作者隱涵於文本中

的意圖。就美學而言，貂蟬作為一位女性，憑藉她的外貌確實達到了美學目的，

除了外表的美感，同時周遊在兩位具備極大權力的男性之間，透過文本可以明顯

感受當中的陰柔之美，與全篇小說普遍的剛陽之美有極大反差。因此，貂蟬極其

特殊的定位，不單是在文本中執行連環計而已，當貂蟬的戲份結束時，脫離文本

的貂蟬依舊存在於讀者心中，他與呂布之間神秘的關係，及在後代戲曲衍伸的「關

公月下斬貂蟬」都證明貂蟬的出現，其實具有相當重要之地位。 

 

二、小說的敘事技巧 

 

（一）單一形象與全篇系統 

全書在敘事上，無論場景亦或角色對話，皆採用極為剛陽之模式，用以突顯

戰爭的殘酷及嚴肅；如第八回1〈王司徒巧使連環計，董太師大鬧鳳儀亭〉： 

 

卻說蒯良曰：「今孫堅已喪，其子皆幼。乘此虛弱之時，火速進軍，江東

一鼓可得。若還屍罷兵，容其養成氣力，荊州之患也。」表曰：「吾有黃

祖在彼營中，安忍棄之？」良曰：「捨一無謀黃祖而取江東，有何不可？」

表曰：「吾與黃祖心腹之交，捨之不義。」遂送桓楷回營，相約以孫堅屍

換黃祖。劉表換回黃祖，孫策迎接靈柩，罷戰回江東，葬父於曲阿之原。

喪事已畢，引軍居江都，招賢納士，屈己待人，四方豪傑，漸漸投之。不

在話下。 

 

                                                 
1（以下同）﹝元﹞羅貫中著：《三國演義》﹙台南：世一文化，2003﹚，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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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先是概略陳述江東戰況，不過就在讀者尚沉浸於沙場上時，場景迅速轉移： 

 

一日，卓出橫門，百官皆送。卓留宴，適北地招安降卒數百人到。卓即命 

於座前，或斷其手足，或鑿其眼睛，或割其舌，或以大鍋煮之。哀號之聲 

震天，百官戰慄失箸，卓飲食談笑自若。又一日，卓於省臺大會百官，列 

坐兩行。酒至數巡，呂布逕入，向卓耳邊言不數句，卓笑曰：「原來如此。」 

命呂布於筵上揪司空張溫下堂。百官失色。不多時，侍從將一紅盤，托張 

溫頭入獻。百官魂不附體。卓笑曰：「諸公勿驚。張溫結連袁術，欲圖害 

我。因使人寄書來，錯下在吾兒奉先處，故斬之。公等無故，不必驚畏。」 

眾官唯唯而散。 

 

在劇情上先用場景轉折，將讀者焦點從沙場轉移至城中，描寫董卓的血腥殘暴，

避免接下來貂蟬的出現過於突兀，也顯示出轉折的逐步性，以地點為優先，其後

再接性別： 

 

   司徒王允歸到府中，尋思今日席間之事，坐不安席。至夜深月明，策杖步 

入後園，立於荼蘼架側，仰天垂淚。忽聞有人在牡丹亭畔，長吁短歎。允 

潛步窺之，乃府中歌伎貂蟬也。其女自幼選入府中，教以歌舞，年方二 

八，色伎俱佳，允以親女待之。 

 

讀者所期待的女性角色終於出現，有別於曇花一現的江東二喬，貂蟬扮演的角色

極為重要，讀者能關注的將不再只是英勇殺敵的武將角色，因此在觀看心情上，

也會有些許轉變。 

 

（二）熱冷2效果 

《三國演義》是一部以權謀、無盡戰爭為題材的小說，書中角色大多為男性，

女性的地位極為卑下，大部分的女性角色沒有自己的名字，跟男性角色出場時，

總是大聲報出自己名號以威壯聲勢的情形相比極其突兀，彷彿女性完全不應在這

部小說出現似的。《三國演義》在情節上，大多偏向剛陽雄偉的劇情，而這時候

貂蟬的出現，不僅作為一種緩衝，在劇情的發展上，更從沙場直接移轉到宮廷，

產生全然不同的效果。此時男性角色的風格也發生了轉變，萬夫莫敵的呂布為了

貂蟬神魂顛倒，殺人如麻的董卓為了貂蟬與呂布決裂，在鳳儀亭呂布與貂蟬的對

話，更是將男性角色與女性角的的地位相互交換，戰場上不可一世的呂布完全敗

                                                 
2﹝元﹞羅貫中著; (清)毛宗崗評改：《三國演義》﹙上海：上海古籍，1996﹚，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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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在貂蟬的石榴裙下，女性依賴男性的傳統觀念完全顛覆，只見貂蟬遊走於兩個

男人之間，成功完成離間的計謀 。 

 

貂蟬的性別是她突出的原因，這就同毛宗崗所評的「冷熱」效果，「冷」凝

聚到一個極致，便會呈現「熱」；「熱」沸騰到一個頂點，就會趨向「冷」。貂蟬

的出現也是如此，正當讀者想知道究竟是哪個英雄會擊敗董卓跟呂布時，卻怎麼

也想不到是由女性角色來執行此重大任務，除了驚訝，情緒也跟著出現微妙轉

變，本以為會有一翻血戰才能擊敗國賊，卻不知一切計畫都是在女性角色的穿針

引線中來執行，讀者開始細細品味之間的樂趣，由宮廷取代了沙場，由美色取代

了刀槍，讀者的心依舊沸騰，但卻跟戰場上殺戮的沸騰全然不同，讀者的情緒不

再狂暴，轉而投入平靜的思考，隨著貂蟬的行為一步步趨向「冷」的境界；小說

的起伏效果也就達到了。 

 

三、《三國演義》對女性之態度 

 

（一） 女性於文本中的地位 

  《三國演義》所描寫的是一個男性世界，在這當中女性的地位值得注意。

男人往往配有響亮的稱號，而女人只能得到「某后」、「某妃」、「某氏」、「某夫人」

3等連跑龍套都談不上的稱呼；更進一步說，小說中的女人被抹殺了情感，甚至

不被當人看。從《三國演義》中刻意被描繪成賢仁君王的劉備身邊所發生的幾起

事件，便可得知當代的女性觀。如第十五回4〈太史慈酣鬥小霸王，孫伯符大戰

嚴白虎〉，張飛被呂布攻陷徐州之後，劉備的反應可以看出： 

 

   卻說張飛拔劍要自刎，玄德向前抱住，奪劍擲地曰：「古人云：『兄弟如手

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縫﹔手足斷，安可續？』吾三人桃園結義，

不求同生，但願同死。今雖失了城池家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況城池

本非吾有﹔家眷雖被陷，呂布必不謀害，尚可設計救之。賢弟一時之誤，

何至遽欲捐生耶！」說罷大哭。關、張俱感泣。 

 

除上述強調兄弟之情外，於第十九回5〈下邳城曹操鏖兵，白門樓呂布殞命〉也

有類似的情節，同樣是發生在劉備身上，只是這次的女性角色下場更慘，連性命

                                                 
3羅譞：〈從《三國演義》的女性形象塑造看敘事的意識形態本質〉，《零陵學院學報》，2004 年第 

25 卷第一期。 

4同註 2，頁 112 

5同註 2，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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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都被奪去6： 

 

   當下劉安聞豫州牧至，欲尋野味供食，一時不能得，乃殺其妻以食之。玄

德曰：「此何肉也？」安曰：「乃狼肉也。」玄德不疑，乃飽食了一頓，……    

與曹操相見，具說失沛城，散二弟，陷妻小之事。操亦為之下淚。又說劉

安殺妻為食之事，操乃令孫乾以金百兩往賜之。 

 

殺妻者竟可得賞，雖然女性角色在《三國演義》中地位並沒有明顯的被描述及強

調，但透過劉備身邊發生的幾個案例，便可對全篇小說的女性地位7作初步的認

知。 

 

（二）女性被賦予的價值 

  雖然依照傳統觀念，女性依附在男性之下，然《三國演義》對於某一類女性

卻是無比讚揚，眾所皆知，《三國演義》是以劉備為正統，劉備代表的是漢，故

只要是傾向劉備或漢的都會受到讚揚。如第三十七回8〈司馬徽再薦名士，劉玄

德三顧草廬〉： 

 

   徐母勃然大怒，拍案罵曰：「辱子飄蕩江湖數年，吾以為汝學業有進，何

其反不如初也！汝既讀書，須知忠孝不能兩全。……吾有何面目與汝相

見！汝玷辱祖宗，空生於天地間耳！」罵得徐庶拜伏於地，不敢仰視。母

自轉入屏風後去了。少頃，家人出報曰：「老夫人自縊於梁間。」徐庶慌

入救時，母氣已絕。 

 

由於徐母傾向劉備，故其行為得以受到稱頌，這一類女性在文本中便是捨身

取義的類型9，又以貂蟬為主要代表。《三國演義》第八回10〈王司徒巧使連環計，

董太師大鬧鳳儀亭〉，貂蟬感念王允養育，見王允為國家大事兩眉愁鎖，乃在牡

丹亭畔，長吁短歎，為王允所發現，遂促成連環計： 

 

   蟬曰：「妾蒙大人恩養，訓習歌舞，優禮相待，妾雖粉身碎骨，莫報萬一。

近見大人兩眉愁鎖，必有國家大事，又不敢問。今晚又見行坐不安，因此

                                                 
6張皖華：〈論《三國演義》的女性意識〉，《丹東師專學報》，1998 年第三期。 

7嚴明、顧友澤：〈論《三國演義》女性觀的矛盾性〉，《明清小說研究》，2001 年第一期。 

8同註 2，頁 285 

9嚴明、顧友澤：〈論《三國演義》女性觀的矛盾性〉，《明清小說研究》，2001 年第一期。 

10同註 2，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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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歎，不想為大人窺見。倘有用妾之處，萬死不辭。」……貂蟬曰：「大

人勿憂。妾若不報大義，死於萬刃之下！」 

 

從這之中可看出貂蟬在《三國演義》中的價值，美其名即是能替男性分憂解勞，

實則是成為男性政治的工具。而從貂蟬對王允說：「妾若不報大義，死於萬刄之

下」，以及連環計最後的成功可以得知，像貂蟬這類的女性是非常樂意捨身取義

的；貂蟬如此富有民族意識的精神，以及勇敢深入敵營（董卓、呂布）更是和之

前各懷異心的董卓討伐軍，形成強烈的對比；但特別在於與董卓討伐軍做對比，

更形成本書男權話語11的強烈。 

 

  虎牢關代表男性及剛陽之勢，而鳳儀亭則代表女性及陰柔之勢，藉著兩相對

比，突顯貂蟬所代表的女性在男性的世界中所具備的價值，而她所擁有的價值不

是別的，正是因為她能完成本應是男性所要執行的工作，假設貂蟬無法執行離間

董卓和呂布，那她永遠只能是一名普通歌伎，也就是說，貂蟬在這裡所扮演的，

既是功臣，又是工具12。 

 

除了「依靠」外，女性還必須「犧牲」13，徐庶之母自縊於梁間便是一例；

當時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貂蟬為了成功離間董卓與呂布之間的關係，

犧牲自己的肉體，這跟男性為了戰爭犧牲自己生命是相似的。古代對於女性最重

貞潔，一個遊走於兩個男人之間的女性，為何能得到讚賞，這和當時的現實環境

有密切關係。當時的人也不知是真是假，開口大義，閉口大義，各個置個人生死

於度外，而貂蟬的這種行為，正是被套入了男性人格的結果。 

 

四、角色存在意義 

 

（一）貂蟬的形象塑造 

  貂蟬的形象也許是因著某種宗教或群眾觀念14而構成，在中國傳統的文化

脈絡中，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似乎總是息息相關，這與余英時在〈關於中國歷史特

質的一些看法〉15有所吻合： 

                                                 
11周曉琳：〈男權話語的產物_《三國演義》_女性形象論〉，《四川師範學院學報》，2002 年第 6

期。 

12 王瑜：〈功臣與工具——《三國演義》中貂蟬形象的文化探析〉，《黑龍江教育學院學報》，2006

年一月第 25 卷第 1 期。 

13同上。 

14榮格著，張增武、閻廣林譯：《未發現的自我》﹙西安：華岳文藝出版社，1989﹚，頁 18 

15余英時撰：《史學與傳統》（台北：時報文化，1982），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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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宗教所佔的地位是不如西方那般重要，西方人初次到中國，發覺

中國人只拜祖先而不信上帝，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於，西方的道德是依附於

宗教的，所謂的道德，是由上帝所制定的，也是由上帝所給予的，也就是

說，不信上帝就是沒有道德。然而，中國的道德卻是獨立於宗教之外的，

這可以說是儒家對於宗教加以理智化的結果。 

 

中國有很多道德觀念與政治密不可分，故以上所提及的道德，運用在《三國演義》

便可說成了「正統性」16的延伸。至於宗教的觀念，除了全篇小說在初期的黃巾

之亂有所著墨以外，其他章節對於宗教的描述皆不夠明顯，因此我們就不在將之

稱為宗教，而可以把他稱呼為「信念」17。 

 

所謂信念，表示的是某種確定無疑的集體信仰，廣而言之，信念是一種主 

要著眼於塵世生活的信仰，因此它屬於一種干預現實、介入現實的東西。 

 

《三國演義》所陳述的正統論，透過「信念」的心理，便使貂蟬的形象更加真實，

她不僅是作者內心傾向蜀漢的代表人物，同時也是眾多讀者所希望看到的形象。 

 

（二） 集體無意識 

這裡先對榮格提出的集體無意識18做說明： 

 

 集體無意識只是精神的一部分，它與個人無意識截然不同，因為它的存在 

不像後者那樣可以歸結為個人的經驗，因此不能為個人所獲得。構成個人 

無意識的主要是一些我們曾經意識到，但以後由於遺忘或壓抑而從意識中 

消失了的內容；集體無意識的內容從來就沒有出現在意識之中，因此也就 

從未為個人所獲得過，它們的存在完全得自於遺傳。個人無意識主要是由 

各種情節構成的，集體無意識的內容則主要是原型。 

 

有別於紅顏禍水的形象，貂蟬似乎有「過度完美」的傾向，也就是有關貂蟬

的一切都被極度美化；所謂神話，可以用原型來解釋，但之中所出現的女性，乃

是被排除於人間的，即是天上的仙女，然而貂蟬並非仙女，因此為了符合被屏除

                                                 
16 郭瑞林：〈三國演義_的女性形象及其思想道德意蘊〉，《湖北師範學院學報》，2005 年第 25 卷

第二期。 

17榮格著，張增武、閻廣林譯：《未發現的自我》﹙西安：華岳文藝出版社，1989﹚，頁 20 

18榮格著，馮川、蘇克譯：《心理學與文學》﹙北京：三聯書店，1987﹚，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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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間的條件，貂蟬也就理所當然被神秘化了。神秘化的演變與榮格認為的女性

潛傾19有關，這即是男性內心最深處的女性，在不斷壓力的力量後得到釋放，關

於女性潛傾的定義引用榮格的看法： 

 

凡不是我，不是男性的一切，都最有可能是女性的，因為這非我是被感覺

為不屬於我的，因而是在我之外的；阿利瑪形象通常都是在女人身上得到

外象化的。不管是在男性還是在女性身上，都伏居著一個異性形象，從生

物學的角度來說，僅僅是因為有更多的男性基因才使局面向男性的一方發

展。少數的女性基因似乎成了一種女性性格，只是因為這種女性性格的從

屬地位，所以它通常停留在無意識之中。 

 

以上說法更能顯示貂蟬完美形象的合理性，然而這樣的潛傾還是屬於內心最深處

的無意識，如果她以顯而易見的姿態出現於文本，那麼貂蟬原本的形象也將不在

純粹。回到男性的無意識，貂蟬依舊是男性的產物，只是採取女性的形象出現罷

了，更進一步說，如果依照榮格的理論，《三國演義》的主要精神還是由男性主

導，貂蟬實際上依舊屬於男性，她在文本中的一切行為，除了女性在性別上應該

存在的特質外，其他一切活動，都是以男性意識為主導。 

 

五、結語 

 

  從美學風格而論，貂蟬的出現值得探討，一名富有陰柔之勢的女人出現在充

滿剛陽之勢的男性群中，從結構上看的確是非常突出；尤其這一位女性角色，跟

其他女性角色（如江東二喬，甄妃）相較之下，具有相當吃重的劇情，而且並不

僅是與男性角色間的纏綿悱惻，更多的是與全篇小說息息相關的謀略交鋒，如此

緊扣本旨，而又與其他角色大不相同，無論在表現模式或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

貂蟬這一位神秘女性，著時為《三國演義》的魅力做了另類提升，然而該角色卻

也隨著呂布命喪白門樓後消失了，留給後代戲曲無盡想像。 

 
19同上，頁 78 


